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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忠伟

书海茫茫，聚散是缘。有的
书，读过了，弃如皮糠，被风吹
去，不留痕迹；而有的书，如美
人勾魂，哪怕只看一眼，却再也
难以忘却了。

我喜欢读书。上学时，没钱
买书，到处借书、找书看。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期，姐姐哥哥们正
上初中，每周末总会从学校带一
些书刊回来，在他们写作业的当
儿，我就去翻阅这些书刊。记得
有一本杂志是 《收获》，上面登
着贾平凹的小说。那时候，山村
闭塞，并不知道能从哪里弄到更
多的书来读。所以，姐姐哥哥们
的周末，就成了我的节日——读
书节。

多年以后，在报上读到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的一篇散文

《像猎狗一样去找书》，我恍然大
悟 ， 原 来 作 为 70 后 的 同 龄 人 ，
我们的经历这样相似啊。

参加工作后，手头有了一点
可以自由支配的零钱，就再也不
满 足 于 借 书 看 了 ， 虽 然 古 人 说

“书非借不能读也”。但对自己喜
欢的书，我觉得还是买来读比较
过瘾。起初是通过邮局邮购。只
要 发 现 了 好 书 ， 自 己 觉 得 喜 欢
的，哪怕是托人也要替我邮购回
来。印象中我邮购过鲁迅、贾平
凹、沈从文等名家的书，也邮购
过 《名家写景 100 篇》 等这样的
书。

现 在 想 想 ， 20 多 年 前 在 山
村学校教书的那段日子，感觉还
是蛮充实的。白天，与学生一起
上课学习，教他们知识，教他们
做人的道理。晚上，在昏黄的电
灯下，读自己喜欢的书。学生们
放 学 了 ， 离 家 近 的 老 师 都 回 家
了，偌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正

是读书学习的好时光。有时候，
读 到 兴 头 上 ， 也 会 “ 诗 兴 大
发”，随手涂鸦，写上几行，如
此日积月累，几年里我写的文字
也 零 零 散 散 在 报 刊 上 露 了 几 回
脸。

工作调动进城后，离县里的
新华书店近了，买书的机会也多
了，加上网购的便捷，书籍越买
越多，虽然自己一再告诫自己，

“读日无多慎买书”，但每每见了
喜爱的书，还是忍不住驻足、翻
阅、购买。家里的书柜也从一个
扩展到两个、三个⋯⋯好在，自
己读书之余，喜好写文章，“出
卖文章为买书”，散碎的稿费收
入，抵消了买书的耗资，也就哄
得老婆大人的高兴。

更多的时候，面对堆积如山
的书册，有的读过，有的充其量
翻过而已，自己就有点惭愧。给

《水浒传》 画插图的陈老莲有一
句诗是“略翻书数则，便不愧三
餐。”这几年，对我而言也就是
多 读 了 几 本 书 而 已 ， 聊 以 自 慰
的，似乎这日子没有白过。

买 的 书 多 了 ， 读 的 书 就 少
了，其实原也必然，人的精力毕
竟有限，“天下的书能读完吗？”
不光是买多读少的问题，你的书
多，别人大概就有觊觎的机会和
理由了。

某年，我的乡党、著名诗人
田玉川先生，从北京给我寄来他
的著作 《礼记与百姓生活》。这
是一本签名本，也是我收到的第
一本签名本。过了几天，这本书
就 被 一 位 同 事 借 走 了 。 半 年 之
后，我忽然想起此书，问同事讨
要，同事先是推脱说拿回家了，
再过几天再问，他竟面无表情地
说找不见了。这回，轮到我自己
尴尬了。唉，我的签名本！

有 此 借 书 的 尴 尬 “ 教 训 ”，

此后买了好书，或是收到师友的
赠书或签名本，便只能躲进自己
的书房里慢慢欣赏起来。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地侍候着
这 些 书 宝 贝 ， 但 丢 掉 的 还 是 不
少，有的书，是真的弄丢了，也
有 的 是 被 一 些 “ 书 瘾 者 ” 隐 匿
了。借书给人到这个份上，我也
只能一笑置之了。并不是真的慷
慨大方，倒像是看破了读书人心
里的“小九九”，只觉得愁眉苦
脸或者唉声叹气也于事无补，还
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使我想起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孙 卫 卫 的 一 个 主
张：让书流动起来。是呀，让好
书流动到更需要的人那里去吧。

每每独坐书房，就时常想起
那些“曾在我家”的书来，像董
桥的 《今朝风日好》、扬之水的

《采绿小辑》、谷林的 《书简三
叠》、孙犁的 《书林秋草》 等 ，
光是书名，就那么美好。这不，
这 几 日 忽 然 又 想 读 它 了 ， 没 办
法，只好去网上搜求。这些书，
我曾翻阅过，给过我酸甜苦辣的
体验，它们像一束束光，照亮了
我生活的路。

最近看到有人晒谷林的一本
文集 《觉有情》，谷林的文字清
淡有味，颇得知堂之风，我很喜
欢。以前买过他的 《书边杂写》

《书简三叠》《谷林书简》 等，这
次又勾起了我读他的欲望，在孔
网上找了找，折扣很大，就下单
买了一册。这一类读书人，他们
的文字，是小众的，仅有极少的
喜欢这个调儿的读者会去关注。
斯人已逝，喜欢着他的读书人，
零零散散地偶尔会想起他，阅读
他的文字，在作者一方，也许是
一 种 人 生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罢 。 如
今，那些“曾在我家”的书，又
陆续回到我的手上，读着它们，
让它们继续赐给我力量吧。

书，照亮了我生活的路

王成均同志是桑植县红办副主任。
我与他五年前相识，当时，他是县政府
经济研究室主任。与他初次见面纯属机
缘巧合。他慕名来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
文化研究院，要求见研究院领导，想开
展红色文化发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考核体系研究方面的合作。秘书带他来
见我，他说明了来意，从随身携带的纸
袋中拿出了五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考
核体系初稿和两本著作，告诉我这是他
花费大量心血收集和编辑的红色书籍，
一本是 《毛垭红军村的故事》，一本是

《红色的守望》。他还告诉我，他有一个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项目，
希 望 能 够 得 到 我 院 的 指 导 。 那 一 次 见
面，王成均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是一个其貌不扬但办事干练的人。最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
有担当精神的人。看得出，他想为桑植
县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掘和研究做出力所
能及的贡献。在交流的整个过程中，他
一直在谈他希望发掘和传播桑植红色文
化资源的想法。我必须承认，他的所思
所想和所言所说着实感动了我。

桑植是一个革命圣地。那里是贺龙
元帅的故乡。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贺龙

元帅的名字和“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
事。我也看过关于贺龙元帅的电影，特
别敬佩他的革命人格。正是由于这种渊
源，当王成均同志与我交流桑植红色文
化资源发掘、传承问题时，我很快就下
定决心与他开展合作。我说了很多鼓励
的话，这对王成均同志产生了不小的激
励作用。用王成均同志自己说的话，这
就是：我的鼓励使他更加坚定了追求事
业的决心和意志。

时隔几年，王成均同志再次感动了
我。2021 年 10 月 16 日，他拿着自己刚
刚完成的一部题为 《桑植红嫂》 的书稿
来找我，请我为他写序。他说桑植是湘
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
心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长
征出发地，新中国十大元帅，只有贺龙
元帅是在家乡桑植开辟根据地的。当时
仅 10 多万人口的桑植，有 5 万多人参
加革命，有 3 万人献出了生命，其中有
名有姓的有 5000 多人，而红嫂有 1 万
人。于是，他从这 1 万名红嫂中选出了
56 个典型汇成了一部长达 30 多万字的
书稿。这次见面，我们又聊了很久，他
向我详细介绍了写作 《桑植红嫂》 的过
程。每采访一个红嫂，他都要到红嫂的

坟前拜一拜，以最大的敬畏与九泉之下
的红嫂对话。长达五年的奔波，数千个
不眠之夜的呕心创作，五年前的一头乌
发不见踪迹，只有他的目光透出坚毅。
我再次被他执着于事业的精神所感动。
了解他的心意之后，我答应为他的书做
序。

我 认 真 阅 读 了 王 成 均 编 著 的 书 稿
《桑植红嫂》。书稿中有从桑植红歌走出
来的陈四妹、戴桂香、张幺姑等红嫂，
有从长征盼出来的钟冬姑、曹良银等红
嫂，有从贺氏家族产生的贺满姑、翁淑
馨等红嫂，有从根据地硝烟中爬出来的
谷贞兰、王兆玉、黄玉梅等红嫂，有从
红军女儿队成长起来的红嫂龙神姑、杨
小妹，还有很多桑植红嫂唱过的红歌。
阅读着一个个桑植红嫂的感人故事，我
满怀感动。我为桑植那一片红色土地感
动，为桑植的红色文化精神感动，为桑
植的红嫂感动。

我目前承担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招标项目的研究任务，研究主题是中
国共产党的集体道德记忆。王成均同志
的书稿 《桑植红嫂》 与我的课题主题紧
密相关。书稿所描述的红嫂都是真实的
故事。桑植红嫂的故事是中国红色道德

记忆和中国共产党集体道德记忆的一个
重要内容，它们应该被传承、被传播、
被歌颂。

当今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历史虚无
主义问题。一些人出于丑化、否定中国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邪恶目的，对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
烈 士 、 先 进 人 物 等 进 行 无 端 抹 黑 、 丑
化，这种丑恶行径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
的负面影响，应该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
高度重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是当今中
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深信，《桑植红
嫂》 一书的出版能够在消解历史虚无主
义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不容忽视的积极
作用，一愿桑植这块红色的土地成为红
色信仰的锻造之地，红色旅游引领样板
区 的 辐 射 地 ， 并 造 福 更 多 的 红 嫂 后 人
们。

是为序，以支持王成均同志孜孜以
求的光荣事业。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
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桑植红嫂感动
向玉乔

□ 张军霞

一 大 早 ， 朋 友 在 微 信 上 给 我
留言：“北环的海棠花开了，花不
等人啊，抽时间去看看吧！”说到
海棠花，我总会回忆起多年前的
那个春天。

那 时 ， 我 陷 入 了 人 生 的 低
谷：相恋三年的男友突然提出分
手，因为他在同学聚会时，偶遇
了 当 年 的 初 恋 ， 他 们 旧 情 复 燃
了，而我一气之下辞去工作，独
自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口袋里
的钱花光了，工作还没找到，情
急之下，一向不爱求人的我，只
好怀着忐忑的心情，打电话向一
个远房的表姐求助。我们之间多
年未曾联系，我只知道她嫁到了
这里，日子过得还不错。

没 想 到 ， 表 姐 对 我 十 分 热
情，安排我住到她家里。我每天
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寻找工作
机会，一星期后，终于在一家复
印部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又找
表姐借了点钱，在复印部旁边租
了一间房子住下。

紧 张 忙 碌 的 工 作 ， 让 我 暂 时
忘却了失恋的伤痛，只是到了夜
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在小小的
出租屋里辗转难眠，泪水也会慢
慢打湿枕头。工作了不过一个多
月的时间，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
了：我的头顶忽然痛痒难忍，我
用手去抓，慢慢把头皮都抓破了
还是不顶用。我到附近一家诊所
去，医生说我免疫力太低，患了
一种奇怪的皮肤病，需要一边服
药，一边每天擦洗头发，还需要
静养休息，不能过度劳累。

头 发 上 擦 了 药 水 ， 味 道 十 分
刺鼻，我只好跟老板请了假，独
自窝在出租屋里，想到自己钱还
没挣多少，忽然又患了这样奇怪
的 病 ， 心 情 更 加 沮 丧 。 伤 感 之
际，偶然抬头，看到窗外有一棵
海棠树，正长出一个个粉红色的
花 苞 ， 煞 是 可 爱 。 我 走 出 屋 子 ，
在树下徘徊，心里却在哀叹：多

么 美 好 的 春 天 啊 ， 花 都 要 开 了 ，
我却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正 在 胡 思 乱 想 时 ， 表 姐 来 看
我，她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里
面除了一些我喜欢的零食，居然
还有好几本书，都是我喜欢读的
中外名著。表姐说：“生病了不能
上班，闷在屋里也很无聊，我记
得你从小就喜欢看书，就从图书
馆 给 你 借 了 几 本 ⋯⋯” 我 欢 欣 鼓
舞地接受了这份礼物。从那天开
始，只要天气晴好，我就会搬着
小 凳 子 ， 坐 到 屋 外 那 棵 海 棠 树
下。看书累了，我就看花，花苞
一天天舒展开来，绽开了粉嫩柔
软的花瓣，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
感觉，让人不由越看越喜爱。

我 到 现 在 还 记 得 ， 当 时 读 过
的书中，有一本 《简·爱》，一本

《穆斯林的葬礼》，还有一套莫泊
桑的小小说集，在长达十几天的
日子里，我每天坐在海棠花下读
书，有时，一阵风儿吹过，树上
的花瓣儿轻轻落下，正好落到书
页中，我不由就会想到苏轼的那
首 《海 棠》：“ 东 风 袅 袅 泛 崇 光 ，
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
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我觉得不
想辜负了海棠花短暂的花期，干
脆把书合上，静静赏花，什么也
不去想。

那 年 春 天 ， 海 棠 花 凋 零 的 时
候，我的病已经痊愈，重新回去
上班。也许是经过了那段时间身
心的调整，也许是因为麻木的心
灵经历了海棠花的洗礼，我慢慢
振 作 起 精 神 ， 走 出 了 昔 日 的 阴
影，重新活出了明媚的自我。

如 今 ， 很 多 年 过 去 了 ， 每 年
到了海棠花开的时节，爱人和孩
子都会陪着我去赏花，海棠花一
如当年那样的明媚，伤心的往事
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我却依然记
得在海棠花树下读书的日子：风
儿轻轻吹动书页，似乎字里行间
都 有 花 的 神 韵 ， 一 杯 清 茶 在 手 ，
掩卷凝神，目光流连于书和花之
间，如梦似幻，沉醉不已⋯⋯

海棠花下有书香

□ 吴晓波

每 年 清 明 前 后 ， 在 皖 南 老 家
一带，都有吃蒿粑的习俗。

这 个 时 节 ， 油 菜 花 还 在 忙 于
吹奏金黄的喇叭，绿油油的麦苗
闷着头一门心思打苞抽穗，最热
闹的是空中的燕子和蜜蜂，来来
回 回 不 厌 其 烦 地 翻 搅 春 天 。 此
时 ， 距 离 秧 苗 下 种 还 有 一 阵 时
日，收割午季还早着呢，村里的
农妇们完全有空闲来挑些刚出头
的新鲜野菜，打点农家日子。

做 蒿 粑 ， 就 要 用 蒿 。 蒿 有 两
种，一种是柴蒿，野性十足，遍
地 都 是 ， 最 高 能 长 到 四 五 十 公
分 ， 叶 茎 却 不 能 食 用 ， 只 能 为
柴，所以叫“柴蒿”；别一种是米
蒿，大多生在田埂之上与庄稼为
邻 ， 个 头 长 不 高 ， 叶 片 呈 米 白
色，挑起放至篮子里，和野生的
荠菜一样，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
芳香味。

小 时 ， 清 明 吃 蒿 粑 ， 有 一 种
“粑坟”的古老说法，说是吃了蒿
粑，就能确保一年里身体健健康
康，平平安安。长大后，这种说
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但皖南人
爱 吃 蒿 粑 确 实 是 有 科 学 根 据 的 。
据 《本草纲目》 记载，茵陈蒿细
煮汤服，具有去眼热红肿，治伤
寒头痛、风热痒疟，利小便等多
种 功 效 。 米 蒿 属 于 茵 陈 蒿 的 一
类 ， 春 季 ， 乍 暖 还 寒 ， 血 脉 初
开 ， 正 是 各 种 流 行 病 的 高 发 期 。
吃 蒿 粑 ， 一 为 美 食 ， 二 为 强 身 ，
可谓是一举双得，足见民间的智
慧。

米 蒿 挑 了 回 来 ， 并 不 能 马 上
食用。在家总见母亲把挑回洗尽
的米蒿放入一石臼内，然后找块
长长的鹅卵石细细地舂，直到舂
得粉碎流出浓浓的汁来，然后再
用清水洗尽。母亲说，这样，做
出 来 的 蒿 粑 就 不 会 带 有 苦 味 了 。
洗尽后的蒿渣被母亲揉成几个绿
莹莹的菜团子，放入盘中。

做 蒿 粑 用 的 米 粉 ， 是 用 糯 米
和粘米混合磨出来的，一般是三
七开，糯米不能多也不能少。

做 蒿 粑 最 关 键 的 一 道 食 材 ，
就是腊肉了，最好是一块肥多瘦
少的肉，切成肉丁子，大火在锅
里翻炒至八分熟，直到肉里金黄
粘稠的油全流了出来，此时，整
个屋子都是腊肉的香味。小时家

贫嘴馋，挂在梁上用来待客的腊
肉没等到清明早就食光了。等到
清明，家家都在做蒿粑了。母亲
就 会 变 戏 法 般 变 出 一 块 腊 肉 来 。
原来母亲早就留了一手，在坛子
里藏下一块，上面盖上腌菜，以
备做蒿粑之用。

米 粉 倒 入 面 盆 中 ， 炒 好 的 腊
肉 和 米 蒿 团 子 也 倒 入 ， 兑 上 温
水，用筷子搅匀，母亲就开始用
力地揉，直至变成一个泛着油光
青黑色的大面团。

蒿 粑 的 美 味 不 仅 仅 在 于 食
材，更在于那一口烟火味十足的
柴火大灶。离开了柴火大灶，蒿
粑 的 美 味 也 会 大 打 折 扣 。 成 年
后 ， 母 亲 见 我 们 一 家 子 爱 吃 蒿
粑，就让我们把揉好的面团带回
来放入冰箱中，想吃时自己就可
以 做 。 城 里 的 煤 气 灶 方 便 是 方
便，可功效却远远比不上母亲乡
下那土里吧叽的柴火大灶，做出
来的蒿粑怎么吃也吃不出那股烟
火味道来。还是母亲亲手做的蒿
粑解馋过瘾。

母 亲 在 灶 下 用 柴 火 把 小 半 锅
水 烧 沸 ， 便 让 父 亲 蹲 在 灶 下 续
火，把手洗尽，从面盆里扯出一
个 个 面 疙 瘩 来 ， 双 掌 合 吧 合 吧 ，
一个粑粑就成了，贴着锅面围上
一 圈 ， 然 后 大 火 烧 上 十 来 分 钟 ，
一锅蒿粑就好了。这样做出来的
蒿粑一面软，一面硬，硬的一面
带 着 一 层 柴 火 烧 出 来 的 焦 黄 的
壳，吃起来特别有味。

盛 在 碗 里 的 蒿 粑 看 上 去 很 粗
糙，黑不溜秋，还带着母亲瘦黑
的手掌印。但腊肉的味道、米蒿
的味道、大米的味道、柴火的味
道，经过母亲双手的一发酵，便
成了独一无二的人间美味，吃得
人胃口大开，一口气吃五六个也
不在话下。

皖 南 人 爱 吃 蒿 粑 ， 是 道 解 不
开的节。清明前后，除了家家做
蒿粑吃蒿粑，就连大街小巷卖早
点的摊子上，也会支起个炭火炉
子，小铁锅上煎着滋滋冒烟的蒿
粑 。“ 蒿 子 粑 粑 呢 ， 蒿 子 粑 粑
呢。”方言十足的叫卖声，悠长而
又浑厚，如同那缕永久飘散在故
乡天空的炊烟，牵扯远方游子的
心。

是 的 ， 清 明 到 了 ， 母 亲 的 蒿
粑也熟了，现在就起程，回家。

清明的蒿粑

□ 程家双

清明是特殊的节气，不仅仅是二十四节令之一，可
以主农事，还是民间祭祖踏青亲人团聚的传统节日。

清 明 节 ， 可 以 主 农 事 。 现 在 青 少 年 十 指 不 沾 阳 春
水，已经忘记了农事与节气有关的。作为二十四节气之
一的清明，是冬歇以后农事活动全面展开的重要时间节
点，与终其一年的农业生产皆休戚相关，曾经发挥着巨
大作用。农谚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节，是
春分后的第一个节气。这时，春风暖暖，阳光柔和，大
地气温回升，雨水充沛，适合播种。有经验的农民根据
这节气，不要专家指导，凭祖宗传下来的经验便开始劳
作，种南瓜、四季豆⋯⋯也不仅仅是种瓜点豆，花生、
玉米、棉花等作物也到了播种季节，是春播的开始。

“清明秧，立夏苗，小暑穗，大暑谷”。早稻，在春
分至清明前后该播种育秧了。人们农事忙开了，以往牛
耕田传统劳作方式已经淘汰了，机耕取代牛耕，一辆辆
耕田机在田里来嘟嘟嘟地跑着，宛如船儿在水面航行，
掀起波浪一层层，浪花一朵朵。一只只白鹭在田间上空
翻 飞 ， 宛 如 银 色 的 飞 机 。 田 机 耕 好 了 ， 人 们 就 会 在 田
中，分出一块一块秧田，错落有致，用耙子整平，平整
得如镜面，然后选择晴天把催芽的种谷撒在秧田中。过
几天，催芽的稻种长出来了芽苗，宛如绿色的银针，绿
绿的一片片，好像地毯似的。“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要想丰收就从清明节的播种育苗开始。

农谚说：“清明前后麦怀胎，谷雨前后麦见芒”。清
明前后冬小麦进入孕穗期，俗称“怀胎”。这时候惦念冬
小麦，平时再懒的人，也要到商店买壮苞肥，趁着春天
大好时光 ，施好拔节肥。施肥的麦苗像“揠苗助长”似
的，喝着甘甜的春雨，卜卜长得飞快，不几天就杨花结
穗，等到谷雨时节，麦芒都长出来了。

“明前茶，两片芽。”爱喝茶的朋友有口福了。清明
茶无病虫危害，无须使用农药，茶叶无污染，富含多种
维生素和氨基酸，由于气温低、日照时间短，所含的茶
氨酸含量较高。茶氨酸，是茶叶喝起来“鲜”的重要因
素，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嫩香”，是一年之中的佳品。

“明前茶，贵如金”。这时候，茶农可忙坏了，忙着采新
茶，往往村里男女老少都出动了，茶山上人山人海，人
头攒动，蔚为壮观，也是男女对歌的时节，青年男女趁
机唱情歌谈恋爱，茶山上不时飞出来对对金凤凰。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不仅仅是节气，也是祭奠先
人的节日。清明扫墓，即为“墓祭”，即扫墓，是对祖先
的“思时之敬”。祭扫祖先是对先人的缅怀方式，其习俗
由来久远。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为躲避祸
害，流亡在外。逃亡时，重耳因饥饿晕倒在地，介子推
从自己腿上割肉烧熟后，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
回晋国做了君主 （即晋文公），犒赏与他共患难的众臣，
却忘了介子推。后经人提醒，晋文公深感有愧，亲自登
门拜访。介子推背母上阴山，避而不见。晋文公下令烧
山，逼他下山。火烧三天不见踪影，火熄后，派人上山
查看，见他与其母抱树而死。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
下令：将放火烧山那一天定为“寒食”。次年寒食，晋文
公身着素服，率群臣徒步登山，祭奠介子推母子，以示
悼念，后世将“寒食”和“清明”融为一体。清明节上
坟扫墓祭追先人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清明节上坟扫墓时，我们不仅仅祭祀先祖，也应该
祭 祀 先 烈 ， 特 别 是 组 织 青 少 年 为 先 烈 扫 墓 ， 培 养 他 们

“勿忘历史，敬爱英雄”的美好品质。“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 ”， 以 此 缅 怀 革 命 先 烈 的 丰 功 伟 绩 ， 赓 续 红 色 精 神 。

“烈士丰碑何巍峨，空中荡漾红旗歌。长垂塞上风云占，
民族精英永不磨。”郭老于 1955 年清明节为张家口烈士纪
念塔题写了这首诗，歌颂了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献身的
高贵品质，表达了我们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崇敬之情。

当然，清明节也是春游好时节，古时叫探春、寻春
等。清明时节，春回大地，大雁归来，白鹤亮翅，燕子
呢喃， 树树皆绿，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
青 的 习 俗 。 在 踏 青 时 ， 有 许 多 诗 人 在 春 游 中 ， 诗 兴 大
发，还写了不朽的名篇。例如宋·欧阳修就创作了 《阮
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
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花露重，草烟低，
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这是一幅
多么美丽的画卷啊！

清明节还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清明节到了，父母望
眼欲穿等待孩子们从城里归来。带上媳妇，带上儿女，
回乡下老家除了给先祖挂清，祭祖扫墓外，更多的是难
得和父母团聚。父母亲已经做好蒿子粑粑，准备腊肉炖
地衣了，家人团聚，亲戚叙旧，其乐融融，真是天伦之
乐啊！

话说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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